英語快易通:

Update最新英語學習模式
賴俊雄

（成功大學外文系教授／文學院院長）

如果「國際化」是目前引領台灣邁向二十一世紀的「火車頭」，英語能力無庸置疑地將是我們「接班」新生代急須儲備的必要燃料。
隨著世界的脈動加快，國際間經貿與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全球化」已是臺灣必走的路。因此，如何提升英文能力，以增強年輕一代的國際競爭力，已成為當前各大學校務發展的重點之一，並紛紛設立「畢業門檻」（例如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托福530分）。在職場上，許多企業也開始依新進年輕員工的英語程度給予不同起薪標準，對於中高級主管的晉升，英語更已成為一種必要的「入門門檻」。因此，青年要迎接國際化時代的來臨，英語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生存」與「競爭」能力；然而，由於目前國內傳統考試導向教學法（隋唐科舉制度的遺毒），嚴重違反語言的自然學習法則，造成一方面，「背不完的單字」及「學不會的文法」成為台灣英語學習者兩項總是揮之不去的「集體夢魘」；另一方面，所「填鴉」出來的學生既不會開口說英語，也聽不懂老外到底在說什麼。若我們無法真正瞭解並徹底改善目前「臥薪嘗膽」及「懸樑刺股」式長期「酷刑」的英語學習結構與方法，在日常生活上建立更多元學習管道及活潑互動的英語學習環境，讓自己得以在快樂生活中不斷自我學習與成長，否則英語程度必將退化，甚至遠輸給學生時代的自己。換言之，我們必須懂得如何將英語刻板、沉重、枯燥及無趣的Dead Knowledge（死知識）轉化為實用、活潑、多元及易學的Living Discourse（活論述）。所以，來！來！來！照過來！照過來！Update新版英語學習模式((四種高行動英語學習法（Four High Performative English Learning Skills）。

一、鏡像交互投射（images mutual-projecting）學習法：深入了解語言與意識的互動關係。
※舊版鏡像分離學習法的問題：人類文明中任何「活」的語言永遠是一個「多面向」整體意識投射與吸收的集體互動產物，具有與時並進的整體性。傳統學習法因為不了解語言與意識之間的深層關係，活生生地將語言拆成「說」、「聽」、「讀」及「寫」四種不連貫的單一面向，分開來個別學習；更糟的是每一個面向又學習不同的內容，造成投射到意識結構的「語言意象」（linguistic images）永遠是碎裂又無直接的關係，因此很難建立一個多面向的「整體」英語意識。

平實而論，對第二語言學習（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而言，深入了解語言的本質，以及語言在學習過程中與意識的互動關係方是學習成功的基石，也唯有如此方能避免自己永遠只會盲目地「依樣畫葫蘆」。簡而言之，語言和世界及思想之間有著轇轕纏結的密不可分關係。我們「理解」的世界不等於「真實」的世界，因為我們「認知」的世界是經由我們人類祖先用無數語言貼標籤所「建構」出來的。因此，有條理的語法「建構」有條理的認知世界及意識結構，有條理的整體意識結構「建構」一位有自信、有邏輯、有創意的語言演說者。鏡像交互投射學習法可以幫我們有效地「建構」一個有條理及多面向的英文意識整體。
那麼什麼是鏡像交互投射學習法？我們又如何達到它？它和傳統的學習技巧有何不同？想像你站在兩面大鏡子之間（例如在有些保齡球館內會有此經驗），你會發現自己兩種不同側面的影像會交互投射在兩側鏡子中，而產生一種「疊影效應」的現象，最外層的影象最大，然而在往後「疊影」的過程中，你的影像會逐漸縮小，一直到最後一個影像小到看不見為止。此種鏡像交互投射所形成由大至小，再由小至無的無盡疊影過程即是語言學習記憶過程中，由「有」意識至「無」意識，由「短期」記憶至「長期」記憶的過程。所以，英語鏡像交互投射學習法就是轉化四種英語溝通面向（聽、說、讀與寫）為四面屋牆狀緊連的內在化鏡子。我們可以積極地在這四面日常生活鏡子內將文字意義、意象與規則互相投射交疊，快速增加學習的趣味與效益。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突破傳統乏味的直式排列或分離式鏡像學習。
從「實踐」的角度而言，此種學習方法即是目前開始流行的（讀、聽、說、寫）「配套學習法」（package learning）。例如，依照此學習法設計的教材（如Beyond 2000—Macmillan出版及New Interchange劍橋大學出版），會以「主題」為導向編成一個學習單元，讓學習者能藉由讀（單字、文法、句型）、聽（對話或短文）、說（討論相關主題）及寫（預寫、寫、改寫自己的觀點）的反覆練習，產生對此「主題」語言意象與規則一種多元交互投射的疊影效應，進而逐漸建構一個「多面向」的英文意識整體，使學習者得以用「聽」、「說」及「寫」的同步練習來快速強化傳統「讀」的學習效果。想想，有一天，倘若你在早上從「讀」China Post或英語學習雜誌上學到一些表達東南亞強震及海嘯（tsunami）的語言，在當天你又有「聽」、「說」及「寫」這些語言「用」的機會與經驗，那麼你還須要再花時間與精力「死背」或「生吞」它們嗎？換言之，鏡像交互投射學習法以提升極致的語言意識（language awareness）為目標。藉由多元、均衡及重現的方法內化語言多面向的意義，將學習到的英語在重重交互投射後植入大腦最底層的層次(亦即無意識或長期記憶的層次。

二、輸出導向（output-oriented）學習法：有效激發學習動機並增進記憶效率。
※舊版輸入導向學習法的問題：學習就像在經營一家貿易公司。在台灣的教育體制的結構下，政府不斷規訓化、模式化及監視化每家營運的貿易公司，迫使大家必須以「大量生產」（輸入）為導向的方式來經營生意。可悲的是，在此教育經濟結構中，下訂單（輸出）最多也最頻繁的「大客戶」被稱為「考試」。因此造成兩種經營的問題：第一，由於工廠的「生產」速度與量永遠超過公司「出貨」的速度與量，因此生產的貨物不斷囤積在倉庫（短期記憶）中，造成貨物大量的腐壞（遺忘）及生產的浪費與挫折。第二，此「大客戶」通常僅下背誦式單字、文法、句型及閱讀（頂多加上少許書寫）的訂單，長久下來公司自然失去生產「聽」、「說」及「寫」的能力與信心。
山姆強森（Samuel Johnson）說：「真正記憶的藝術是專注力的藝術」（The true art of memory is the art of attention）。所以，真正學習記憶的藝術是一門如何提升專注力的藝術。激發專注的學習動力就如同用放大鏡聚集陽光般，越濃縮能量就越強烈，能量越強烈，燃燒的速度就越快。無疑地，一塊冰冷的鐵不管我們再怎麼使勁打，必定仍是徒勞無功，且令人沮喪不已。情境與輸出為導向的學習激勵才能達到「打鐵趁熱」及「困而學習之」的雙重效果，並且不斷提供我們學習鎔爐內一道道鮮活的學習火焰。
在英國最高學府的牛津大學內盛傳一個有趣的學習格言（還被製成賣給觀光客的明信片）：「學的越多知道的越多。知道的越多忘的也越多。忘的越多知道的就越少。那為何還需學習呢？」（The more we study, the more we know. The more we know, the more we forget. The more we forget, the less we know. Why study?）。細細回想，你從國一開始在無盡「考試」的訂單下，所努力「K」下的無數單字、文法、句型、翻譯及文章，最後在歲月的濾網上還殘留多少？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也有一個有名的洞見((「試圖抵抗權力的人，猶如記憶力試圖對抗遺忘」（The struggle of a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是的，我們無法否認遺忘的必然性。然而，如果你能使被遺忘的語言有多次「回歸」（使用）的情境與機會，遺忘就變成長期記憶的一種「建構」過程。如同在當代全球化市場中不斷循環的生產與消費，必將刺激經濟的好轉。英語學習者若能不斷多元輸出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它保證一個與生活脈絡結合的高行動與高效率學習模式。亦即，假使我們在日常生活需要的英語輸出越多，我們遺忘的內容相對就會減少，而我們內在學習鎔爐的火焰（學習熱忱）也會越燒越熱。遺忘減少與熱忱增旺代表學到的英語就越多，而且學習動力也越增強。
從「實踐」的角度而言，此學習法旨在徹底改變傳統「輸入」導向所造成「惡性循環」，甚至惡性「無循環」的學習模式，而以多元「生活化」訂單的「輸出」導向所形塑成一個積極的「良性循環」學習模式取而代之，方能學習到真正情境式「實用英語」（Functional English）。換言之，學習者必須思考在自己現有的生活環境及職業結構中，如何增加各面向英語輸出的可能性。增加輸出的方法因人而異，例如積極加入網路、學校或社會上的英語社團、呼朋引伴一起「定時」或／及「定點」練習、每天跟自己的寵物講英語、參加教會英文讀經班、交英文網友、出國旅遊、沒事就Call in ICRT（點歌、聊天或參與各式各樣活動）、學一些英語笑話與謎語、使用互動式英語雜誌或學習軟體（如《Live互動英語》、《CNN互動英語》以及配合每日ICRT新聞的《My ET》）、主動與老外「雞同鴨講」一番、參加各式各樣英語競賽、國外短期遊學、讀自己喜歡的英文書籍或雜誌、每天用英語「自言自語」及寫英文日記等。總之，盡量營造一個屬於自己「用」英語的全方位學習環境（Whol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讓「多元化」、「生活化」及「個性化」的輸出帶動「多元化」、「生活化」與「個性化」的輸入。如此，不但可以減低乏味的生產過程與無謂的生產浪費，更可提高公司經營工作的「活」力。讓活潑又務實的「市場需求」決定我們在大腦記憶體中應該輸入及儲存的貨物，而非反向換作與經營。
簡言之，輸出導向的循環式學習法可以開啟我們「未使用」的學習動機與記憶，讓這些被我們傳統學習與教學輸入系統給綁死的動機與記憶得以鬆綁。讓英語學習更有趣、更互動、更活潑、更能融入日常生活中，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應。
三、高行動式（high performative）學習法：培養積極進取及全力實踐的學習態度。
※舊版機械靜態學習法的問題：筆者常跟大一及大二英文的學生講：「想在小小方形教室內將英文學好永遠是一個myth（神話）」。因為，語言並非一種「內容式」的知識（content subject），像地理及歷史知識般可以用「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方式來獲取學習的內容。傳統機械靜態學習法是一種「觀眾」型的被動學習法，無法培養學習者一種「演員」型積極進取及全力實踐的學習態度。
國內許多英語學習者總傾向選擇靜態的「觀眾」型學習法，而非動態的「演員」型行動學習法，除了國人較保守的個性外，另一個很重要原因是我們害怕在「眾目睽睽」的學習舞台上「犯錯」((「粉」沒面子。但很反諷也很有趣的是，學習英語的過程中，犯錯是朝向「零錯誤」的第一步，也是「粉」重要的一步。因此，一位高行動的英語學習者必須培養專業「演員」的人格特質：有行動力、有創意、有臨場感、懂得自我肯定、具有接受失敗的勇氣((不會在英語學習的「行動過程」中，對任何嚐試性的錯誤感到丟臉或洩氣。畢竟「完美」只是一種迷思，一種「大自我」（big ego）如水仙花自戀般的幻覺。任何學習的結果與展現永遠都有改進的空間，所以我們應該樂於接受任何行動式學習所犯下的錯誤，因為它是一種成長的必然經驗。我們不應以「觀眾」的心態一昧地潑冷水或嘲笑自己和其他學習者一時的錯誤；事實上，懂得以微笑認錯、幽默面對及積極改進的英語學習者，比「不犯錯」的學習者更能贏得大家的掌聲與敬佩。
從「實踐」的角度而言，行動式的英語學習行為並非學習舞台上冗長乏味的獨白，亦非不斷機械般重複的練習，而是懂得如何將「日常生活」當作多采多姿的學習舞台，讓學習戲碼隨著快樂多元的生活俱時轉動，而非追尋一種「完美的演出」。哈摩利（Hammerly）在《正確性與流暢性：邁向在語言教育與學習的平衡》一書中指出，英語學習者若過分注意自己的語言的正確性（Accuracy）就會無法顧及其流暢性（Fluency），反而無法達到與人溝通的目的；更何況，英語在「國際化」的衝擊下早已成為多樣化的語言，無所謂標準英語「京片子」的存在（即使在英國國內你都可以聽到本地人各種「南腔北調」的英語）。所以，我們在「全球村」中應該重視的不是語言完美的「正確性」，而是與「村民」溝通時自己英語說與寫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平衡語言正確性與流暢性的一種「實用屬性」。此外，村裏周遭觀眾的回應、掌聲或噓聲，都提供給行動式學習者一個朝向下一次更精采表演的方向。就如同一隻七彩蝴蝶，當我們以「行動」飛過語言學習的伊甸園時，我們必須懂得到處拾集喜悅的花粉。高行動學習法培養我們一個開闊的心胸與樂觀的學習個性，同時也協助我們和週遭的人們建立更良好的互動關係，讓我們在英語學習的「行動過程」中，開創一個更快樂、更豐沛、更多姿的生活舞台。
四、內化思考邏輯（the thought-logic internalized）學習法：加強建立英語與母語共存的意識屋宇。
※舊版母語本位學習法的問題：任何「本土」生態的動植物對「外來」的動植物均會產生排斥作用。同樣地，當我們已建立了一個較「完整」母語的語言意識結構（大約在進入國中時），也會對來自不同語法及語意結構的語言產生排擠，或強迫「外語」修正自身的屬性來融入我們母語的「語言意識結構」中。以發音為例，台灣英語初學者除了常會用中文「注音符號」幫英文「注音」是一例，另一例是台灣學習者普遍有一種「戀【ɑ】（阿）情結」，因為我們習慣國語及台語的【ɑ】（阿）音（例如阿扁、阿呆、阿根廷、阿門、阿公、阿母、阿兄等），而不習慣英語中的【ə】及【ʌ】音，所以【ə】及【ʌ】音常被台灣英語學者以母語熟悉的ɑ音取代。因此常將control【kəntrol】讀成【kɑntrol】，combine【kənbɑɪn】讀成【kɑnbɑɪn】，bus【bʌs】讀成【bɑs】，good luck【gud lʌk】讀成【gud lɑk】，形成目前所謂的“Chinglish”（中式英語）。
語言不僅僅是一個溝通的工具或是我們思想的奴隸，它的內在邏輯規則也同時像「主人」般，規範、控制及形塑我們的「想法」與「講法」。因此，海德格說：「語言是存在的屋宇」（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Being）。雖然母語已深深地生根於長期記憶的潛意識中，我們可以透過內化思考的英語學習法，有效地將停留在母語意識外層（表面意識的短期記憶）中碎裂的英語意象轉化為一棟長期記憶的、開放式的、整體式的「存在屋宇」，作母語意識屋宇的好鄰居。
從「實踐」的角度而言，學習者必須提高母語意識結構的開放性與包容性，藉由「多說」、「多聽」、「多寫」、「多想」及「多自言自語」的行動過程中「多比較」母語與英語之間在1)語音、2)語法及3)語意上的細微差異，提高對此差異認知的敏銳度與運用的能力，並多接觸、多瞭解英語底層歷史、政治、時勢、宗教、文化與人民的思維模式，方能有效內化英語的思考邏輯，在大腦內開闢新的「認知空間」，而無須「寄居」、「借住」或「佔用」母語的「認知空間」，進而與母語的思考邏輯「相互扶持」並「共存共榮」，成為一種自然意識的第二母語。佛洛伊德說：「夢即是潛意識的語言」（Dream is the very language of the unconsciousness）。因此，倘若有一天你發現自己竟然用英文作夢（當然，筆者指的是用流利及正確的英文），一個高行動學習者的你應該充滿淚水與歡呼地從夢中醒來，因為你已經成功地建立了雙語的語言意識結構。
莊子道：「忘適之適」。一個人除非他能夠完全「忘記」舒適的感覺是什麼（因為此種感覺必須建築在「不舒服」、「緊張」、「彆扭」、甚至「痛苦」的記憶基礎上），否則他／她絕對沒有辦法感受到真正及完全的舒適。同樣地，此四種高行動英語學習法是四種學習技巧用以轉化「死知識」為日常生活的「活論述」，但當你練到「心劍合一」及「心法一體」時，你自然會「忘記」所有技巧的形式，因為這些技巧和我們的心（意識結構）最後已合而為一。
結論: 
建構一座完整英語意識結構的羅馬，非一朝一夕之事，必須全方位永續經營。然而，若用對經營的模式卻可以達到較快、較易、較通的效果與樂趣。總而言之，我們絕對不能忘記學習第二語言絕非一種單純的「知識輸入」，而是一種生活的實踐，一種生命的擴展及一種多面向語言意識的建構；職是，如同教育心理學者康諾（Corno）及曾摩曼（Zimmerman）所提倡的「自我調整學習法」（self-regulated learning），學習者必須先學會在自己的生活結構中透過積極選擇的過程，自我調整學習策略，創造有利的學習環境。易言之，要避免盲目地「閉門造車」後的挫敗與無奈或猛跑補習班後的「補習軟腳症」，即必須先瞭解自己的人格個性、生活模式、工作環境、人際脈絡及對學習英語的期許，再將英語學習融入自己日常最多元、最方便、最有趣、最熟悉及最喜愛的「生命體」內（total immersion）((亦即，要清楚地知道自己需求什麼樣的英語（know-what），要用何種方法來學習英語（know-how），自己為何要學英語及為何要如此學（know-why），以便能培養自己適時自我調整新的學習策略與模式的能力。以上提供的四種新版的高行動學習法，可以幫助我們有效地改變傳統違反語言自然學習法則的學習模式，有效建立與生活脈絡結合的高行動與高效率的學習模式。更重要的是，它也同時幫助我們開展我們在知識上、心靈上與生命上不斷來臨的新視野，讓我們可以很快地搭上台灣這班二十一世紀初開往「國際化」的高速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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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活論述」的高行動英語學習模式圖示
註：本文刊登於行政院青輔會《職涯快遞》季刊第15期（青年國際參與專輯）（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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